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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遗产的传承者是全民

“除夕放假”不是从来就有的。
2008 年以前，春节法定假日从正月初一开始，共 3

天。实际操作中，许多单位会根据情况灵活安排，给予员
工半天假或提前下班，但缺乏统一的法律保障。

2007年12月，国务院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
办法》，将春节法定假日由初一、初二、初三调整为除夕、
初一、初二。自2008年起，除夕正式进入法定节假日序
列，民众可在法律保障下享有完整的团圆之夜。

2013年12月，国务院决定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
假办法》，将春节法定假日恢复为初一、初二、初三，自
2014年起，除夕不再属于法定节假日，回归为普通工作
日。虽然除夕失去法定假日地位，但从2015年起，每年的
节假日安排均通过调休方式将除夕纳入7天春节假期之
中。这一阶段，民众仍能在实践中享受除夕休假，但其权
利依赖于年度临时政策，不具备法律强制性。

2024年11月，国务院公布新一轮修订，明确将除夕
重新列为法定节假日。自2025年起，春节法定假日扩展
为4天（除夕、初一、初二、初三）。

除夕从“事实放假”到“法定保障”的回归，是以制度
形式守护中华文化根脉的重要体现。而在这一过程中，
以冯骥才为代表的专家学者的呼声，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他的《过年书》中，关于“除夕放假”就收录了3篇文章，
分别是《春节假期应前挪一天》《除夕应当放假》《关于建
议春节假期前挪一天的提案》。

冯骥才在全国两会提案中写道：“现行的春节假期是
不合理的，应予调整……除夕这天是春节中最重要、最关
键的一天。但是现行春节的假期都是从初一开始，直到
初七。致使人们直到除夕心里急着回家过年，人却还在
单位上班。近年来，外出打工的人愈来愈多，由于人们无
论如何要在除夕这天赶回家，这便是人为地造成人们的
精神以及运输的紧张……节日遗产的传承者是全民。只
有广大人民过好春节，从精神到心理都能得到充分满足，
节日遗产才能传承下去。这也是最好的文化保护。”

在联合国作证“知情同意”

2024年12月4日，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
会上，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
实践”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根据联合国要求，申报非遗必须满足“知情同意”的
硬性门槛，包括社区的知情同意和专家的知情同意，其目
的是确保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回归其创造与传承的土
壤，确保保护工作不是自上而下的干预。

在中国提交的春节申遗知情同意文件中，冯骥才以专
家身份作证：“我的祖祖辈辈一直把春节当作一年一度最重
要、最期待、最美好的节日……春节是熟悉和认知中国人最
直接的文化窗口，是最具中华文化的传统节日……我本人
将进一步做好自己的工作，致力于宣传春节的意义和文明
价值，促使人们更加自觉地做该遗产项目的主人，并科学地
促进传统融入当代生活。”

事实上，冯骥才也是率先推动春节申遗者。
2010年1月8日，他在国务院参事室春节文化论坛上

发言：“我国在世遗的申遗上，建议应将春节放在首位。
作为非遗的春节，全民都是传承者。将其推入世遗，可以
提高人们对春节文化保护全民自觉，增强人们的文化自
信，促进中华民族四海一家的认同感与亲和力，同时，加
强国家与民族的软实力、文化影响力和民族人文形象。”

春节申遗成功后，冯骥才第一时间编著了《过年
书》。该书收录了冯骥才的《过年》《花脸》《春节八事》等
五十余篇关于春节的文章和采访，并配以三十余张彩图，
从春节回忆、春节习俗、对春节相关民俗的抢救，到对春
节的展望，全面阐述了春节的文化内涵，是了解春节的入
门读物，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春节的绝佳读本。

“过年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最大的节日。每逢过
年，人们会不自觉地把阳历换成阴历，平日里积攒的生活
兴劲儿也会在这时全部释放出来。对于含蓄又温厚的中
国人来说，每一次过年，都是民族情感的一次总爆发与加
深。”冯骥才在书中写道。

最近，一首由外卖小哥翻唱的歌曲
《风往故乡吹》火了，就像春节前最朴素
也最动人的“前奏”。当外卖小哥带有生
活风沙味的歌声响起，一种真实到近乎
粗粝的乡愁，瞬间击中了游子的心。

这歌声，本身就是一种“抵达”。它
不来自舞台，而来自城市的毛细血管。
他唱的，是亿万人的情感。

春节前夕，每个异乡人心中都有一
股“风”。那是故乡炊烟的方向，是母亲
电话里欲言又止的牵挂。这阵“风”，吹
出了现代乡愁的复杂样貌。它不只有田
园牧歌式的怀念，更有当代人具体而微
的生存痕迹：有在“留下拼搏”与“回去团
圆”之间的摇摆挣扎；有用年终奖为家人
购买礼物时，试图弥补常年缺席的愧疚；
有既渴望回到那个熟悉的世界，又担忧
自己与那片土地已悄然产生隔膜的近乡
情怯；更有相信总有一盏灯为自己而留，
总有一扇门为自己而开的笃定……

风，终究会往故乡吹。每一个被这
歌声触动的人，都在心中完成了一次提
前的归航。中国的年味，从来不只是除
夕夜零时骤然敲响的钟声，而是一条由
远及近、由浅入深的情感长河。它发源
于节前第一缕思乡的风，奔腾于跨越山
海的归途，最终汇入家中那盏早早点亮
的温暖的灯光里。

真正的年味，可能始于电话里母亲
脱口而出的“你最爱吃的腊肉，我准备好
了”，始于同事间心照不宣的问候：“抢票
成功了吧？”此时的年味，是思念在时间
里发酵出的、愈陈愈浓的期待。

当车轮滚动、机翼扬起，年味便从抽
象的情绪凝结为一张具象的车票和一路
的颠簸。车厢里塞满的行李与乡音，高
速服务区氤氲的泡面热气，甚至堵车时
那一点点焦躁，都成了年味不可或缺的

“佐料”。冯骥才先生笔下车站里“推上
去”的那一双手，此刻化身同行者一个善
意的让座，或者家人每隔一小时发来的

“到哪儿了”的定位询问。这条归途，风
尘仆仆的每一公里，都在为团圆的价值
加冕。

游子还在路上，故乡的屋檐下，年味
早已沉淀为最朴实无华的劳动。老人擦
拭供桌时一丝不苟，阳台上挂起一串串
腊味，厨房里在慢火熬煮的卤香……这
些琐碎的准备，充满静默的力量。“家”正
等待用最熟悉的感官印记来拥抱风尘仆
仆的归来者。这里的年味，是看得见摸
得着的安心，万物俱备，只待归人。

现在所谓年味变淡，或许并非仪式
本身的消失，而是我们有时错过了参与
这场“情感长河”全过程的体验。当我们
只关注除夕餐桌上的结果，便容易忽略
节前那份酝酿的甜蜜、路途上那份奔赴
的庄严以及家中那份准备的深情。

年味，本质上是一种过程性的盛
宴。它珍视的不仅是团圆的那一刻，更是
通向团圆的那一整条路，以及路上每一颗
为之跳动的心。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时
代里，重新学会如何花费漫长的时间，去
准备一场关于爱与相聚的隆重典礼。

春节让我们共鸣的，正是这条漫长
而共同的情感之河。它提醒我们，最浓
的年味，就藏在你为回家而心神不宁的
每一个瞬间，藏在父母为你晒被铺床的
每一个动作里……那是全体中国人，用
整整一年的期盼酿造的名为“团圆”的时
光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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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书》作者冯骥才：

年是我们一年一度生活情感的总爆发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今天是北方小年，明天是南方小年，年的脚步越来越

近，很快就是除夕和新年，要放假了！

在准备过年的日子里，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作

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冯骥才。他曾多次提

案、建言，呼吁除夕放假；他率先以国务院参事身份提出，

春节要在国际上申遗；我国向联合国提交春节申遗的官方

文件，收录了冯骥才作为专家的“知情同意证明”；2001年

他牵头组织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06年他担任

文化部国家非遗名录的专家委员会主任，传播发扬春节文

化一直是他工作的重点之一。

中国人崇拜的是生活本身

读+：您觉得，春节具有怎样的魅力？
冯骥才：春节源自农耕生活。在漫长的农耕时代，生活

依从生产，生产依从大自然的四季。大自然新一轮四季的
来临，也是人间新一轮生产与生活的开始。于是，当一年一
度冬去春来的节点——“年”到来时，就分外重要了。人们
自然要把对新一年生产和生活的极致的向往——五谷丰登
和金玉满堂，全放在对年的祝愿里，成为过年巨大的精神驱
动力。同时，所有人间的美好的期许：幸福、平安、健康、团
圆、兴旺，也都一拥而来，汇成年的主题。人们表达这种对
生活的向往与盛情所采用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民俗，大到
民间灶火和庙会，小到一枚巴掌大、美丽、鲜亮的窗花。然
而，由于中国各地的山川不同，地域多样，民族有别，风物迥
异，各地的年俗自具风采。没有一处灶火不具有自己的特
色，没有一枚剪纸不带着自己地域的风情与传说。而春节
又是我国时间最长的节日，始于祭灶，止于灯节，中间排满
了各种内容的风俗活动。

一代代中国人不仅仅是年文化的传承人，还是年文化
的创造者。全民努力过大年，一贯而下数千年，会是多大的
文化创造力？为此，我们年文化才如此强大、深厚、灿烂、魅
力无穷。可以说，我国最大的物质文化遗产是万里长城，最
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春节。

读+：在您心中，中国年文化是怎样的？
冯骥才：在中国民间，最深广的文化，莫过于“年文化”

了。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崇拜物。那么中国人崇拜

什么？崇拜太阳？崇拜龙？崇拜祖先？崇拜皇帝和包公？
非也！中国人崇拜的是生活本身。“过日子”往往被视为生
存过程。在人们给天地三界诸神众佛叩头烧香时，并非信
仰，亦非尊崇，乃是企望神佛降福人间，能过上美好又富裕
的生活。这无非借助神佛的威力实现向往，至高无上的仍
是生活的本身。

在过年的日子里，生活被理想化了，理想也被生活化
了。这生活与迷人的理想混合在一起，便有了年的意味。
等到过了年，人们走出这年所特有的状态，回到生活里，年
的感觉也随即消失，好似一种幻觉消散。年，实际是一种努
力生活化的理想，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无论衣着住行，
言语行为，生活的一切，无不充溢着年的内容、年的意味和
年的精神。且不说鞭炮、春联、福字、年画、吊钱、年糕、糖
瓜、元宵、空竹、灯谜、花会、祭祖、拜年、压岁钱、聚宝盆这些
过年专有的物事，单说饺子，原本是日常食品，到了年节，就
非比寻常。从包饺子“捏小人嘴”到吃“团圆饺子”，都深深
浸染了年的理想与年的心理。瓶子表示平安，金鱼表示富
裕，瓜蔓表示延绵，桃子表示长寿……生活中的一切形象，
都用来图解理想。生活敷染了理想，顿时闪闪发光。

这样，喜庆、吉祥、平安、团圆、发财、兴隆、加官、进禄、
有余、长寿等等年时吉语便由此而生。这些切实的生活愿
望，此刻全都进入生活。无处没有这些语言，无处不见这些
吉祥图案。一代代中国人，还由此生发出各种过年方式，营
造出浓浓的年的环境与氛围。过年期间天天有节目，处处
有讲究，事事有说法，这色彩与数字都有深刻的年的内容，
这便构成了庞大、深厚、高密度的年文化。

不再担心“年味”变淡

读+：人们为什么会觉得“年味”变淡了？
冯骥才：一是与年味相关的民间崇拜消失了。以往在

民以食为天的背景下，民间诸神中当以灶王祭祀最广，沿用
的寿命也最久。但是随着农村温饱问题逐步解决，对灶王
的信仰连同祭灶的糖瓜，从年文化中都匿迹而去。应该说，
民间崇拜与民间信仰在如今年的仪式中已接近消失，这一
部分年意与“年味”也就失去。

二是传统的年，往往把吃穿的水准提高到极致，而当今
中国人不愁吃穿，到了过年就很难再营造出享受的高峰。
年的意蕴与劲头随之滑落，年意又出现一大片空白。

三是伴随着通信的便利，很多人不再走亲访友，门前冷
落，年味自然就淡了。

四是年的符号日见寥落。在都市里，窗花、年画与现代
家居格格不入，公寓防盗门的门框上也不方便贴春联。

曾经有一种说法，过年只剩下吃合家饭、春节电视晚会和
拜年三项内容，如果春节晚会再不带劲，真成了“大周末”了。

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未来的
春节将成为五花八门的多元节日之一，并预言它将不再是
主角。

可是，当我们在年前忙着置办年货时，或者在年根底
下，在各地大小车站，看着成千上万的人，拥挤着要抢在大
年三十回到家中，我们会感到年的情结依然如故，于是我们
明白，真正缺少的是过年新方式与年文化新载体。

读+：那么，现在我们是否找到了您所说的新方式与新
载体？

冯骥才：“年味”淡化，我也一度非常忧心。但近几年，
我反倒放下心来了。让我们来做个盘点吧！

从腊八到之后的忙年，再到元宵，我们春节的一整套民
俗不基本都还在吗？只不过，由于生活方式的种种改变，一
些民俗演变出了新的形式。比如拜年，现在又出现了微信
拜年、短视频拜年。张贴年画的或许少了，但福字依然是家
家户户都有的。祭灶的仪式很难见到了，但我注意到，在一
些年货礼盒里，灶王爷的形象被做成了冰箱贴，直接“坐镇”
厨房。现在，生肖文化跟春节文化结合起来，生肖图案也成
为年节装饰品的重要元素。

民俗的形式虽然在变，过年的心理需求却始终如一。
所以我说春节是真正融入中国人血液里的一个节日。

那我们能够为春节做点什么呢？
可以多做一点知识的普及。前些年，福字倒贴的风气

流传开来，我赶紧写了好几篇文章，告诉大家福字为什么不
能倒贴、什么特殊情况下福字可以倒贴、有什么样的寓意。
这是我们学者应该讲明白的。我也一直想写一本给孩子们
的节日读本，用文学的笔法传达节日蕴含的文化之美，丰富
他们的节日体验。再有，便是推进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生
活方式更好地衔接。比如，过去的大门是两扇，现在大多为
单扇门了，春联怎么贴？什么材质的窗花更便于清理？春
节那么多吉祥图案，怎么转化才能更适合现代家庭的装修
风格？等等。现在已经有不少出色的文创产品，还需要更
多年轻设计师的参与。近年来，年轻人越来越关注和喜爱
传统文化，从事非遗保护的年轻志愿者越来越多。这是特
别让人欣慰的事。

如今，春节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了。我相信，
春节的文化魅力会感染更多人，春节文化一定会在未来散
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年是被一种渴望撑大的

读+：今天的春节是否缺少了一些“仪式感”？
冯骥才：年轻人爱讲“仪式感”。春节有没有仪式感？

这是我近来思考的问题。
有人认为我们的春节没有“仪式感”，春节被理解为一

场皆大欢喜的玩玩乐乐，大年三十晚上摆上一桌团圆宴，吃
一顿饺子，再放放鞭炮而已。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我们
的春节原本是有很强的“仪式感”的，但如今传统的“仪式
感”已经被我们遗忘了。这的确是一个文化失落问题。

我们传统的年背后没有宗教，是一种生活节日，支撑它
的是传统民俗。但我们传统的年俗，并非可有可无，也有着
很严格的程序。比如吃年夜饭之前必须祭祖，以焚香磕头
的方式，向大自然、祖先、师长以及生命的传延表达感恩与
敬畏之情。祭祖之后是阖家团圆，今天我们把它看作是一
顿团圆饭，其实没那么简单。一个家庭一年一度地把家庭
的人气凝聚起来，和谐相助，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
而且这种以家族为单位的凝聚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民族凝聚
力的根本。这时，全家人又不由自主地都会说上一些吉祥
话，相互助兴，特别是让老人高兴。春节时，老人一定要放
在“最上面”的位置，桌上最好吃的菜要先夹到老人碗里，这
种意识一年年早已深入我们的骨髓。

民俗是一种亲和又美好的生活文化和生活情感。它是
一种朴素的“仪式”，它不像宗教仪式那样严格规范，却由衷
地发自内心。它最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精神内涵和情感
内涵。

当今的西方人过圣诞节所谓的“仪式感”，正表明他们完
全按照西方传统在过节，为什么他们能够觉得传统是可爱
的，甚至是神圣的？因为传统不完全是形式，形式当中蕴藏
着一代代人的情感，这是我们文化和生活中最珍贵的部分。

如果以好不好玩的心态来看待传统节日，而不是把它
当作一年一度对生命的祭礼，这是不是太肤浅、把年看扁了
呢？

我有时奇怪，像旧时的年，不过吃一点肉，放几个炮，但
人们过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劲头？那时没有电视春节晚
会，没有新春音乐会和新商品展销，更没有全家福大餐。可
是今天有了这一切，为什么竟埋怨年味太淡？我们怀念往
日的年味，可是如果真的按照那种方式过一次年，一定会觉
得它更加空洞乏味了吧!

我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误解了年？
我们总以为年是大吃大喝。这种认识的反面便是，有

吃有喝之后，年就没什么了。其实，吃喝只是一种载体，更
重要的是年赋予它的意义。比如吃年饭时的团圆感、亲情、
孝心，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希冀与祝愿。正因为此，愈是缺憾
的时候，渴望才来得更加强烈。年是被一种渴望撑大的。
那么，年到底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当然它首先是精神
的！它绝不是年度的民族服装节与食品节，而是我们民族
一年一度的生活情感的大爆发，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大团聚，
是现实梦想的大表现。正因为这样，年由来已久，年永世不
绝。只要我们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紧拥不弃，年的灯笼就
一定会在大年根儿红红地照亮。

全民努力过大年，一贯而下几千年

《过年书》
冯骥才 著
作家出版社

冯骥才。

访 谈

向联合国提交的春节申遗“知情同意证明”

我是冯骥才，1942年生于中国天津。我是作家，教授。我
在天津大学创建了中国首个非遗学硕士点。2001年我组织了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06年担任文化部国家非遗名
录的专家委员会主任。春节一直是我工作的重点。

我的祖祖辈辈一直把春节当作一年一度最重要、最期
待、最美好的节日。中国农耕社会古老而漫长，人们生活和
生产的节律依从大自然的规律与季候。春节处在旧的一年
离去、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此时人们对新生活充满梦想与
希冀，故而创造出一整套异彩纷呈、极具魅力的风俗和民
艺，以贺新年。

春节的时间跨度从农历腊月底直至转年的正月十五；其
间各种年俗连绵不绝；从庙会、社火、戏剧、音乐、游艺，到年
画、窗花、福字、春联、年夜饭等等，不胜枚举。春节的习俗既
有程序性和仪式感，也有人们即兴的发挥。人们对生活的理
想与愿望是春节民俗核心的内容，比如幸福、平安、和睦、健
康、圆满，以及家庭的团圆。为此，春节是熟悉和认知中国人
最直接的文化窗口，是最具中华文化的传统节日。

三十年来，对春节遗产的保护和弘扬一直是我志愿的工
作。比如我的关于春节除夕放假的提案得到了国家的采
纳。我组织了为期十年的年画普查，完成了所有重要年画产
地的档案的采集和编制，建立了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和研究
中心。面对公众，我写了大量关于春节价值的思辨性的文
章，主编了普及性的读物《我们的节日·春节》。作为作家，我
还写了许多关于春节的散文和小说；作为教师，我在大学培
养了许多研究春节文化与艺术的研究生。

对于“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申报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全力支持。倘若成
功，将有助于这一伟大而瑰丽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助于它
作为人类文化多样性重要的一部分为全人类所共享。我本
人将进一步做好自己的工作，致力于宣传春节的意义和文明
价值，促使人们更加自觉地做该遗产项目的主人，并科学地
促进传统融入当代生活，让这一文化奇葩永久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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